
征文
在改革的浪潮 中

我们 父 子 三个
清漪

咚、咚、咚，妻子
敲着 墙壁 ，话 音随之传
进我八平方米的书房 。

“ 你们父子三个，一嚷
嚷就是大半夜。没看啥
时候 了。”我看 看 表 ，
哟，只 觉 才 不 大一 会
儿，谁知 子时 已 尽 。

不要 以 为 我们父子
三个是 在 嚷 闲 仗 ，原
来，我们是在讨 论我家
老二的一篇作品 哩 ！老
大说 ，他 弟 弟 的稿 子 ，
虽然写 的 是 改革题 材 ，
主人公却 有些压抑。我
说，现在是 社会 主义初
级阶段 ，改革者面 临一
串串 困难 ，压抑 点对 ，
不能老 是给 作 品 增 加 亮
色。老 二有他 的主 意 ，
认为 他哥 和我 的 意 见都
有些不 全面。于 是乎 ，
父子三个人 ，你一 言 ，
我一语 ，从晚上十点开
始，竟 然整 整 争 论 了三
个钟头 。

我是一个从小就 做
作家 梦的人 ，经 过十年
寒窗 ，九载熬 油 ，虽 说
五十年 代 中 期 就 发 表作
品，只 因 才气平庸 ，作
品大 多 属 于 等外级 ，充
其量 算个 准 文 人。而
且，命运 多舛 ，作 家 没
有当 成 ，还被 内 部控制
使用 了 十五年。十一届
三中 全会后，平 了 反 ，
入了 党，当 上 了一名 小
小的八品菜籽官 ，却 发
誓再不握那爱惹祸的笔
管儿 了。不 特如此，我
还对大儿子路影、二儿

子丹影 谆谆告 诫：“你
们长大了 ，干脆各学一
件手艺 ，绝对不能接 触
文学 艺术，耍笔杆的人
是没有好下场的。”孩
子们听 了 ，称诺退去。

改革的春风吹进了
商州 山 区 ，古老而又睡
眼腥忪 的丹江 ，被吹得
痒痒起 来。深 山 老窑的
泥腿子 ，吆 了 毛 驴跑开
长途贩运 ；梳 着双辫 的
农家小妮 ，在 公 路边办
起了 销 售店 ；山 窝 窝竖
起了 工厂的烟 囱 ；小 镇
的偏街 背巷变成 了 熙来
攘往的 集市。这和 煦的
春风 ，从我 的 心 头 掠
过，使得 我封 冻 了 的 心
湖得 到 了 复 苏。先是激
动，继 是 手痒 ，再就是
鬼使神 差 地 又拿 起 了
笔。我 放开 了 喉 ，要歌唱
了。歌唱 这八 十年 代的
大潮 ，歌唱这燎原之势
的狂 飙 ，歌唱古老得近
乎龙钟而一下子变得 年
轻的 商州 ，歌唱改变商
州命运的 二百 万公 孙 鞅
的后人。说实 话 ，不是
我的 笔生开 了 花 ，不 是
我忽 然有 了 灵气。我还
是我 ，一个年届 “知 天
命”的 笨人 ，手握一管
滞涩而呆板的笔。只因
为乘 了 改革的大船，扬
起了 前进的风帆。写的

那些不像样儿的文章 ，
竟而接 二 连三地 上了 省
报、省刊 ，甚至北进了
京，南下 了 广 州。因 为
我食了 自 己的前言，开
始，妻子时不 时的 还泼
点稍带 凉 味 的 水。后
来，多彩的 现实 也鼓舞
了她，那水，逐渐 地加
温，最终变成热乎乎的
了。她说：“你写 吧 ，
我以 后 给 你 当 ‘后勤 部
长’。”就这样，一天繁
忙的公 务之后，我便一
头扎进 “陋室”，写出
了一篇 又一篇为 改革鼓
呼的小文 。

说来颇为 有 趣，就
在我 “开 戒 ”大 写 之
日，我 那 两个受了 戒的
儿子 ，却 竟 然 也爱上了
写作 。

岁月 如 流 ，三个 年

头飞 也似地过去。改革
的大潮，在商州 山 区，
一浪比一浪高。其实 ，
即就是一丝 波纹，也会
搅动 的老实憨厚的商州
人心绪 不 宁。我们父子
三个人，在为改革歌唱
上，在 为弄 潮儿 立 传
上，虽 然调 子还显得欠
昂扬，旋律还显得欠合
谐，却 也都尽了 自 己微
薄之力 。

咚、咚、咚，妻子
又敲开 了墙壁 ，接 着 ，
话又 传 了 过 来：“你
爸，你们父 子三个讨论
了大半夜 ，我给 咱烧 点
热耢糟，一人一碗 ，喝
了就不 冷了。”听 了 妻
子的话，俩个孩子和 我
都会 心地微笑起来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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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下这 个题 目 ，
心里 便 有 些 凄 惶 ，作
为一 个 堂 堂 七 尺 男
儿，真 是 惭愧 。可 这
的确 又 是不 得 已 而 为
之。

随着 家 中 小 儿 渐
渐长 大 ，我便 处 处 留
心能 体现 男 子 力 和 美
的各类 东 西 ，以 便 在
他的 居 室 中 布 置 出 一
点儿 男 子 汉 的 味道 ，
力求耳 闻 目 染 ，潜 移
默化 。自 然 也 想 到 在
白洁 的 壁 上 贴 两 幅 好

画片 ，展 示 一 些 具 有
阳刚 之 美、刚 劲 道 健

的男 子 汉 风 采。可 这 三五年 ，每 逢
新年 临 近 ，虽 然 多 次 上 街 寻 找 ，在
书店 、书 摊 却 觅 不 得 一 张这 类 画
片，摆 在 市 上 的 除 了 美 人 头 ，还 是
美人 头 。这 势 头 沸 沸 扬扬 ，有 增 无
减，已 经 形 成 泛 滥 之 势 。这真 让 人
不明 白 ，自 然 界 的 植物 ，动物 要讲
究生 态 平 衡 ，人 生 儿 育 女要讲 究 生
态平 衡 ，印 制 画 片 的 时 候 为 什 么 不
能也 讲 究 点 生 态 平 衡 呢 ？况 且 ，一

个名 符 其 实 的 男 子
汉的 美 是任 何 女性
美都 无 法 替 代 的 。
我国 战 国 时 期 ，人
们讲 到 宋 公 子 朝 的
男性 美 ，其 赞 誉 绝
不亚 于 西 施。在 古 希 腊 ，哈 尔 米 德 的
男性 美 几 乎 成 了 人们 的 图 腾 ，当 人们
面对 《大 卫 》、《掷 铁饼 者 》、《思
想者 》这 些 雕 塑 或 图 片 而 产 生 的 力 的
冲动 和 深 沉的 思 索 ，是 多 么 的 可 贵 。
可是 在这 几年 ，我们 似乎 却 忘 了 这
些。怪 道 这 许 多 青 年 女性 声 嘶 力 竭 地
呼唤 中 国 的 男 子 汉 ，如果 男 人 不 象 男
人，那 么 世 界 似 乎 也 不 再 那 么 可 爱
了。

现在 我也 极担 心 ，自 己 的 孩子 整
日望 着 那 些 媚 态 百 生 的 粉 黛 佳 人 ，该
不会 也 长 成 一 个 娇 柔 做 作 的 奶 油 小 生
吧！试 想 一 下 ，如果 整 整 一 代 男 子 汉
都成 为 奶 油 小 生 ，我们 的 女性 美 是 否
还存 在 ，未 来 的 人 类 学 家 又 该 怎 样 评
价我 们 这 一 代 人呢 ？这 不 是 骇 人 听
闻，危 言 耸 听 ，而 是 由 潜 移 默 化 而 形
成的 可 怕 的 惰 性 ，为 了 孩子 们 ，吁 请
我们 的 出 版 印 刷 部 门 ，给 男 子 汉 一 席
之地 吧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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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 的 植 树 节
恒庆

古往今来 ，许多 国 家 都 很重视植
树造 林 ，植树节就是为 了 倡 导植树而
设立的，据联 合 国统 计 ，至今 ，世 界
上已有 五十多个 国 家规定 了植树节 。

我国是世界设立植树节 较早的 国
家。早在辛亥革命后的1915年 ，我国就
已规定每年的清明节 为植树节，1929
年，又 把孙 中 山 先生逝世 的 3月 12日
定为植树节 。选择这天作为 植树 节 ，
不仅是出于时令的 考 虑 ，也是为 了 纪

念这 位伟大 的 民主 革命
先行者一贯 重视和 倡 导
植树造 林的历 史 功绩 。

为了 在 全 国范 围 内
大规模 地开 展植树造 林

工作，1979年 ，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
过决议 ，正 式 规定每年 3月 12日 为
全国 的植树节。1981年12月 13日 ，
全国 五届人大 四 次会议通过 了 《关
于开展 全 民义务植树运动的 决议》，
规定 每个公 民每年要义务植树 3—
5 棵 ，或其 它相 应 的绿化任务。

由于我国南北气候 条件差异很
大，3月 12日 是 中 原大地植树黄金
季节。北方 有些 地区要推迟到 四 、五
月，这就要 因 地制宜，适 时 栽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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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咸阳人 口 近百万
李绽

秦亡汉兴 ，立 都长
安，咸 阳 北 原 地 势 高
爽，土质纯厚，又属 近
畿之地，遂被 选为皇族
公墓 区。西汉十一个皇
帝，除文帝和宣 帝 葬在
都城长安 东南，其余九
个均葬在咸 阳 原上 。

汉高祖刘 邦 “布 衣
（ 平民 ）提三尺 （剑 ）
而有天下”，对 于别人
可能发 生的叛乱 自 有更
高的 警 惕。于是采纳 娄
敬的 建议，在 自 己 的 寿
陵——长陵 之旁 设 置 县
邑，迁 徙 各地豪族来这

里奉 守陵 园 ，以 达 “强
干弱支 ”之 目 的。这个
先例一开 ，惠文景 武昭
宣六帝 相继 仿效 ，直到
元帝 时才被 终止。被 迁
豪族人 等 远弃 先祖 坟
墓、破 业 失产，亲戚 别
离，以致举 国虚 耗，而
关中 多 无聊 之民 ，咸 阳
原上更 是人满 为 患 。

元帝 以前的 七个皇
帝，其陵 旁 都 设 有 县
邑，因 为 文、宣 二帝葬

在长安 东南，所 以咸阳
原上共有 五座陵 邑 ，因
而后世 又 把咸 阳 原 叫

“ 五 陵 原 ”。按 《汉
书》记 载 ，长陵 邑 人 口
近18万，茂 陵 邑人 口 为
27万 ，高祖刘 邦和 武帝
刘彻乃 是 西汉一朝 作为
较大 的 皇帝 ，其 它 三帝
陵邑的人 口 可能 略 少一
些，试按一 邑15万人 口
计，如此算下来 ，五座
陵邑总人 口 约 为89万 ，

再加上渭城 （咸 阳 当 时
称渭城 ）的人 口 ，也就
近于 百 万 了 。这个数字
远远超过 了 今 天咸阳 市
辖秦都 、渭城 二区50万
人口 的 数 目 。

西汉末年 ，王莽 变
乱，宫室 焚 荡 ，民 庶 涂
炭，五陵 邑人 口 锐减 。
五陵 邑 便 逐渐荒凉 了 。

今天的咸 阳 北原 ，
陵旁的 县 邑 却 是 没有多
少踪迹 ，假如 您能在 田
野里 拣到 几块 残 砖 碎
瓦，那就是五陵 邑繁华
消歇的 物证 。


